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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正在为自己创造着一个新的时代。简单地说，这个时代就是数智时代，它意味着数字化与智能化的融合，并

使得处于这一时代的任何领域均必须应对万物互联所带来的系列变化。对于教育系统来说，且不说它自身对时代变

化的自觉程度如何，其都必须先作为数智理念、数智思维和数智逻辑的信息通道。而且，数智技术及其物理性的装置

也会优先应用于教育，这便使得一场关涉教育活动结构和过程的数智化变迁，即使不必然全面真实地实在化，也会在

人们的教育思维领域形成震荡。

教育思维的这种震荡无疑是伴随着希望的，它所折射出的第一信息应是人们的一种浪漫主义习惯，即是能在任何

一种新生且有力的事物那里想象出积极的未来。结合教育来说，数智的技术与曾经的非数智技术并非自己闯进了教

育，而是被教育系统的浪漫主义者主动引进。换言之，整个人类的存在环境发生了数智化的改良，传统的资源被数智

化的技术承载和处理，其潜在的和趋势性的积极作用是可以使较为稳定但也许保守的教育系统获得更高的效率，并使

身处于教育过程中的人们获得更为愉快的体验。对此，如果具体的个人恰好富有好奇心，那么他应该会倾向于对数智

技术的教育应用基本持欢迎的态度，并会进一步在教育系统里甘做数智技术应用的内应。不能不说，这种甘做内应的

选择本身就是一种自然的应对，根据历史的经验，这样的自然应对通常可以享用到新技术带来的显在利益，当然也能

够起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应。能够证实这一判断的事例俯拾皆是，其内含的意识无不是基于好奇心和浪漫主义的

想象与尝试意图。从ChatGPT到DeepSeek，人们对生成性人工智能技术的热情方兴未艾，在他们的观念运动中，未来

的教育必将假数智技术之舟楫而绝教书育人之江河。

然而，历来的教育都未曾尽享新技术之利而规避新技术之害。即使有执着的人文主义者坚定地抵御技术理性的

泛滥，也没有丝毫减少新技术给教育带来的阵痛，这是因为人文性的呼吁在技术的力量面前或可显得激昂，却无法显

得强壮，最好的结局一般也就是能让技术主义者不再那么理直气壮。考虑到这一情况，我们就需要指出，教育思维的

这种伴随着希望的震荡也一定伴随着人们的忧虑。正因此，教育领域的人们在欣然欢迎数智时代到来的同时，才会自

然地生出如何应对的念头。过去的经验让他们深知，任何一种新的事物一旦介入已成传统的既有结构和过程之中，都

会形成正面和负面双重的影响，此亦即双刃剑作用的道理。不过，如此的说法也只能在自然而然的过程中才能成立，

只要人能够运用理智来处理好相关的事宜，只得其利而不受其害的目标还是可以实现的。

相信理智运用的效用，其实也是人们在教育以至于人类所有实践领域中立意积极应对数智时代的合理性的前提。

显而易见，数智时代的教育应对，就是要在这个无法回避的新时代让数智技术的教育应用能够给教育系统带来最大的

利益，与此同时让数智技术的教育应用所产生的负面作用能够降到最低的程度。这样的理想一方面无疑是激动人心

的，另一方面又极容易流于空想，其原因是通向理想的路径固然不难在理论上被顺利建构，却难以在现实的环境中顺

利实现，以致类似的理想越来越失去了它本应有的引领力量。虽然客观上的确如此，但若是连同此种理想都不能确

立，那数智时代的教育应对问题就没有提出来的丝毫必要。

明智的态度和立场自然还是要让我们的教育在已经到来的数智时代里，能够多享数智技术运用之利、少受数智技

术运用之害。应当认识到，在不能充分运用理智的情况下，人性的局限的确可能使教育未必能尽享数智技术之利，也

可能使教育未必能少受数智技术之害，但这并不是我们可以悲观的理由。务实一点说，既然数智技术必能有利于教育

发展，教育领域的人们就需要没有商量地切实提升数智素养；既然数智技术的运用必会因人性的局限而产生消极的作

用，教育领域的人们就应当动用理智和意志力以规避风险。就目前来看，我们需要做两件主要的事情：一是防止数智

技术把人从真实的世界中绑架出去；二是要在数智技术无法大显身手的教育情感和教育伦理生活方面做足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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